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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相继在大发遗址周边发现了3
处同时代遗址。分别为，地处潇河支流
涂河之畔的榆次区长凝镇西长凝（贾鱼
沟）遗址、壁达遗址，以及与大发遗址相
邻、同处潇河右岸的寿阳县西洛镇北东
遗址。

1985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陈哲英等，在榆社县北寨乡赵王
村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
了柱状石核、锥状石核、石片、刮削器、蚌
饰和骨珠，以及马、鹿等动物化石。该遗
址位于浊漳河上游泉河左岸二级阶地，
为晚更新世末期遗址，相当于旧石器时
代晚期的后一阶段，测定年代为距今1.2
万年-1万年前。之后，又在与赵王遗址
相邻的北寨乡孟家庄村西和箕城镇南河
底村发现了同期遗址。该两处遗址均位
于泉河右岸二级阶地。

1987年，文物工作者又在榆社县城
东南约 16 千米的岚峪乡岚峪村发现了
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岚峪村
西约 2 千米的岚峪河北侧，出土了锥状
和船底形石核等石器 80 余件，地质时
代为晚更新世末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
时代晚期之末。之后，又先后在浊漳河
西岸的郝北镇邱园村、河峪乡东形漳村
和平顶村南窑自然村，发现了同时代文
化遗址。

榆社县发现的以上9处旧石器时代
晚期之末文化遗址标明，距今 2.3万年-
1 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榆社盆地四
面八方已经成为先民的集中栖息地。

此一时期，昔阳县松溪河流域台地
也开始有先民驻息繁衍。至今发现的文化遗址有位于松溪河
支流杨赵河岸畔的闫庄乡河上、台上遗址和松溪河中上游干
流东岸的大寨镇留庄遗址。

进入全新世（距今1万年以来），全球气候逐渐转暖，且相
对稳定，人类进入了新石器发展新阶段。至距今4000年前的
龙山文化时期，晋中先民足迹广布境内山间河谷。

20世纪50年代，昔阳县文物部门在孔氏乡王寨村征集到
青石质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其形制与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
征集的同类器物，以及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的
石磨盘、石磨棒十分相似。磁山文化是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
器文化，首次大批量发现了早期农业遗存——粟，以及2座半
地穴式房屋的房基，测定年限为距今7300年前。该遗址还发
现了磨研采集果实和种植粟类的石磨盘、石磨棒。当时，原始
农业已经萌发，人们以石镰、石铲、石刀、石斧和石磨盘、石磨
棒为生产生活用具，种粟养禽，开始定居生活。昔阳县与武乡
县、武安县同属太行山中脊东西两侧的海河流域，昔阳县与武
乡县虽然各自仅发现了两件文化遗存，也足以说明距今7300
年前的太行山中段东西两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定居农耕生
活。昔阳县孔氏乡王寨村是松溪河的出境处，也是市域最低
点，气候温和，水资源富足，是本域最早出现原始种植业的地
区，文化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300年前。

距今7000年-4000年前，文化时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仰韶
文化、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先民足迹
所至范围进一步扩大，聚居村落开始形成，原始农业进一
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太谷区小白乡上土河村发
现了仰韶文化早期遗址，距今 7000年-6000年前。该遗址位
于晋中盆地东缘台地，清理出 2座房址，出土了钵、壶、鼎、罐
等陶器。上土河遗址标明，距今7000年-6000年前，晋中先民
已经在晋中盆地东缘安家立业。

同时，文物工作者开始对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白燕
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庙
底沟二期、龙山文化至夏商周时期的丰富文化遗存，共发现
房屋 9座、墓葬 11座、陶窑 3座、废墟（灰坑）390座，出土复原
陶器 800余件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品 1000余件。其中，属于
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测定年限为距今 5000 年前，属于庙底
沟二期的陶器测定年限为距今 4800 年前，属于龙山文化的
陶器测定年限为距今 4000 年前。此外，还发现了兼具排水
与防御功能的两条灰沟，为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白燕遗
址地处太谷区小白乡，与上土河遗址相邻，遗址坐落于晋中
盆地东缘缓坡地带。该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告诉我们，距
今 7000年-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晋中先民在晋中盆地东
缘聚族而居，农耕制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始了稳定的
农耕聚落生活，社会形态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
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此后至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境内共普查发现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59处，遍布全市11个县（区、市）的广大地
区。其中，晋中盆地沿线6个县（区、市）126处，分别为榆次区
的上丁里、东郝、苏林、神堂沟、四角坪、东长凝、后沟、沛霖、神
堂沟北、小南庄、大发东、东郝东、源涡、北合流、柏林头、西长
凝南、大沟、聂店、福堂、流村、东赵郭村、西左付、白龙岗和鸣
谦等24处，太谷区的枣涧、南岭、西岗上、西山底、南垴、王村、
和仙地、石窑底、田受沟、东咸阳、西南台、卧龙岗、东庄、下土
河、磨堆地、东贾、上庄、沙沟、岗上、大白、河西、白燕、北野头、
砖井地和西吾等 25处，祁县的梁村、弯沟、侯家庄、峪口、盘
陀、祁任、北团柏、下庄、集林坪、集林坪北、鲁村、温曲和王乔
堡等 13处，平遥县的婴溪、郭休、乔家山、北堡村、梁坡底、上
汪、弓村、窑头、梁赵、偏城村、东泉、西卜宜、罗鸣、东侯壁、下
沟西、梁坡底、旭庄、北依涧、尹回、段村、庙西和希尧等22处，
介休市的北贾、史村、龙旋涡、下李侯、河村、保和、渠池村、龙
脉沟、碾头、寨子疙瘩、西宋壁、枣园疙瘩、温家沟、西靳屯、洪
山、邬城店、西河底、张村、大白头、上梁、梁家村和涧里等 22
处，灵石县的乔家山、道阡、程家坡、王禹、槐树原、集广、西里、
两渡、张村、荡荡岭、河洲、堡沟、下园、高地原、漫河、旌介、疙
曹、老坟园、来全和马和等 20处；东山 5县 33处，分别为榆社
县的北瓦窑、赵王、东方山、南山晕和十亩上等5处，左权县的
刘家窑和粟城2处，和顺县的北仓和井玉沟2处，昔阳县的梁
庄、留庄、瓦邱、东关、南寺坪、南庄地、柏叶底和民安等 8处，
寿阳县的长征地、神地、封候岭、大远、段沟、里思、温家沟、斜
坡、百僧庄、南咀、后梁、芦家庄、猪咀、北郭、山里梁和官地咀
等16处。

至此，发端于榆社盆地、相传数十万年的人类文化薪火竞
放，晋中区域文明历史的大幕正徐徐开启。

亿万年自然神功，塑造了
晋中大地。数十万载先民接
力，繁衍出数百万晋中儿女。
溯求本源，敬畏自然，感恩先
人，智也善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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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岁那年，跟着大人去平头大队看电

影《成昆铁路》。一晚上，我紧紧守着公社
文化站放映员二俊，看他动作娴熟地给电
影胶片倒带，看他变魔术般放幻灯片。

电影散场了，幕布下了，喇叭装箱了，
灯也关了。“突突突”“突突突”，眼看二俊
一骗腿跨上摩托车要走了，我忽然喊了一
嗓子：“我们跟他走。”大人赶忙拉住了我，
好说歹说才把我劝回家。

我人随着大人回了家，心却跟着二俊
飞走了，飞到了一个我说不上来的地方。
随着年龄渐长，我和小伙伴们隔三差五，
帮二俊挂幕布、安机器。有时赶场子，一
晚上要跑两三个村子。那几年，我们跟着
二俊走遍了大半个平头，度过了一个个美
好而难忘的夜晚。

后来二俊参了军，考上了军校，成了
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崇拜的二俊看不到
了，少年的我每天望向东方，望向二俊的
北京。这种感觉和看《成昆铁路》时不一
样，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诗和远方。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山村小孩的心灵被
一个文化站电影放映员无意间放大了，飞
起来了。小孩后来吃了许多生活的苦，但
一想到电影放映员二俊，他总能从种种不
幸和苦难中走出来。

二
前脚走出校门，后脚走进校门。我不

得不面对和忍受社会的无数次毒打和摩
擦。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还是向生活举
起双手，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

但我毕竟还有着自己最后的倔强，步
二俊后尘是不可能的了，但我决不会轻言
放弃，让二俊看不起。再说《城市与“勇敢
的野牛之血”》的作者、大诗人潞潞不也是
从寿阳文化馆走出去的大才子吗？潞潞
在一篇诗论中也曾说过：波德莱尔说诗人
是城市的拾荒者。夜深人静时分，诗人捡
起生活废弃的垃圾，一路收集着失败。我
心中巨震：即便这个世界抛弃了我，我还
可以做一个诗人，像波德莱尔、潞潞一样
的诗人，一个“无用之用”的诗人，怎么能
轻易认怂呢？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在假期补课的间
隙百无聊赖。忽听身后传来一阵软软的
童声：“老师，文化馆白馆长来了。”我身子
一震，背脊有股触电般的酥麻。我机械地
回过头，看到一个脸色黧黑、笑容比阳光
还要灿烂许多的中年人，推着一辆四成新
自行车，稳稳站在我面前。我忽然有点莫
名的委屈，忍不住想哭。我最终遏住了想
哭的冲动，就这么傻站着，竟没把白馆长
往宿舍让一让，也没给他倒杯白开水。

白馆长似乎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从我
激动的脸上，他读出了我表情后面隐藏的
内容。他从随身背着的挎包里，细细掏出
几本薄薄的书，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双
手接过书，低头看是《真情集》—李春德主
编—山西人民出版社。集子里收了我一
首小诗《纪念碑抒怀》。

曾几何时，我越来越活成了自己不满
意自己的那个人。这本集子让我瞬间有
了种向新而生的冲动。我紧咬着自己的
下嘴唇，俨然长征路上会师的红军队伍领
导人，向白馆长伸出了手。

“好好干！”时隔 30余年，白馆长轻轻
说出的三个字，至今仍在我的耳畔轰响。

三
人生之路继续向前，我终于迎来了我

人生长征的“大渡河”“腊子口”。
2020年除夕前夕，好友福明馆长和我

微信视频，想策划一个云上春晚。我却显
得有点信心不足，认为当下没必要高调宣
传。福明毫不客气，将了我一军：“亏你还
是一个媒体人，越是形势严峻的时候，越
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抓好文化宣传。”

我知道福明是对的，人的一生就是一
场两万五千里长征，既然是长征就免不了
战斗。身为媒体人，就要以纸和笔墨为武
器，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发

声。于是我答应了福明的邀约，撰写了诗
朗诵《我想约你 走在寿阳的春天里》，向
每一个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勇士深深致
敬。节目播出后，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动
联系县文化馆上传播出，在更大范围、更
广阔空间中，引起强烈反响。

2023 年 9 月，全国“四季村晚”舞台。
一首大气磅礴、热情奔放的诗朗诵《寿阳
颂》，再一次把一个绿水青山的寿阳、健康
宜居的寿阳、厚德仁孝的寿阳，鼎力推介
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面前。

诗以人传，人以诗名。此时此刻，我
似乎得到了缪斯女神之吻，远比想象中意
味深长，令我怦然心动，热泪飙飞。

四
2024年清明过后，一场春雨洗去冬日

的残迹，不远处的鹿泉山云海苍茫，恍若
人间仙境。山脚下国保文物福田寺一侧，
一座气势恢宏的艺术大厦——邢俊勤美
术馆正加紧施工。作为平头镇的文化地
标，美术馆将以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前卫的
建筑设计，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处别
具一格的文娱场所，在这里，每个人都能
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角落，感受艺术带来
的无限可能。

从小就崇拜着你，长大后没能成了你，
老来希望还能跟着你，在更高的文化层面，
认识和疗愈自己，逐渐走出小我的阴影和
藩篱，走进文化寿阳明媚的阳光里。

慨然回望50多年文化长征路，我禁不
住心间喃喃自语。和当年的二俊，如今已
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邢俊勤并肩站在一
起，把目光热切地投向美术馆、写生基地、
福田寺，投向对面的傩文化馆，投向不远
处的鹿泉山，投向山那边更远的地方。

不是我记性好，而是印象太深，那情那景想忘都忘
不了。

小时候，常能见到拉练的部队背着那么大个背包，
南来北往从家门口路过。这时大人们就讲，是兵不是
兵身背 60 斤。60 斤啊，可他们脚下像踩着风火轮似
的，昂首挺胸，大步向前，那样子好威武。

有一年秋天，解放军在我家窑洞里住了一宿，他们
做饭烧了一堆柴火，临走时非要给奶奶一块钱作为补
偿，奶奶说啥都不要。他们在街门口你推我让的，那位
解放军说，部队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不
收下，部队知道后他会被处理的。还没等奶奶反应过
来，一块钱早已塞进了奶奶口袋，他像和母亲告别时一
样，用双手拍了拍奶奶的肩膀，几乎是拥抱，然后转身
离去。

第二年，拉练的解放军又住进了我家窑洞，不过奶
奶一个都不认识，奶奶问母亲，年时的那几个孩子没
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母亲说。奶奶很失落地
走出院子，站在门口瞅来瞅去，好像寻找着多年未见
的儿子。

记得那是冬季，天气很冷。冬天，我们吃两顿饭，
只有早饭和晚饭。

吃罢晚饭，离睡觉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小
孩子们通常都在河滩里滑冰车、烤土豆、玩打仗捉迷
藏。那天正玩得起劲时，解放军的呼号声和嘹亮的歌
声穿过树林，传入我的耳朵。这声音就像紧急集合号，
听到后西北风卷着我往家刮。

从河滩到家有一段距离，一路小跑生怕误了什
么。多么希望他们能住到我家窑洞，我边走边想，那个
穿四个兜的营长来了没有，他魁梧的身材，方正的黑脸
庞，腰里别着手枪真威风。

美好的回忆还没忆完就进到了村里，满街是绿军
装，担水的、打扫卫生的，还有劈柴的，他们进出于饲养
院、打谷场、大队部，不过大部分都住在了群众家里。

我进院子里，看到原来乱七八糟的鸡窝兔子圈，都
整理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窗台上还晾着一排解放鞋，
每双都是湿漉漉的，像刚洗过一样。我迫不及待地一
眼窑洞一眼窑洞地察看，透过玻璃窗户看到炕上，都是
方方正正的豆腐块。虽说是冬天，但院子里氤氲着一
股只有春天才能闻到的，绿色植物释放出的清新的味
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沁心润肺。

一阵风来，又一阵风去，像战士接到号令，匆匆奔
赴疆场。

当熄灯号吹响的时候，满天繁星露出了它们明亮
的眸子。正看着星星发呆时，奶奶叫我从窑洞上抱些
柴火下来。我好奇地问奶奶：“这么晚了抱柴火干啥？”
奶奶神秘地看看我，低声说道：“让你抱你就抱，等会儿
就知道了。”

我和奶奶把柴火抱到场棚下，奶奶把柴火用绒草
引着，然后把我带到窑洞前，悄悄地把那十几双鞋子拿
到火堆旁烤着。红愣愣的火堆，把场棚照得透亮。我
和奶奶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那一双双鞋子冒着热气，飘
着阵阵的胶鞋味，还夹着脚汗的味道。

我问奶奶：“冷不冷？”奶奶说：“他们穿着湿淋淋的
鞋子在雪地里走，他们更冷。”我又问：“奶奶，为啥给他
们烤鞋子？”“解放军是最有情义的人，年时在咱家住了
一夜，烧了点柴火，人家走的时候还留了一块钱。没有
他们，哪有咱们的安稳日子。你大爷就是八路军，不到
17岁就参加了队伍，当兵走的时候穿着一双露趾头的
鞋子，想给他带双新鞋都没有。听人说他牺牲前部队
打了大胜仗，那天下着瓢泼大雨，他走的时候连双干鞋
都没穿，在那边不知有没有人给他烤鞋，也有人说他没
死，但几十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奶奶用颤音说道。

我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就着通明
的火光，看到奶奶嘴角微微颤抖着，边说边用她粗糙的
手揉了揉眼睛，低下头啜泣着不停地翻着鞋子…

烤 鞋
王景元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春
花姨和姥姥家是对门。春花姨是姥姥
家的常客。春花姨瘦而腿长，颧骨高，
像极了鲁迅笔下的杨二嫂，只是并不曾
绑了裤脚，不是圆规模样。她的声音尖
而高亢，隔得好远，也能分辨出春花姨
的声音。

春花姨嫁到对门，生了个儿子，丈
夫得病死了，招了个外乡男人，又生了
两个儿子。她一直希望有个女儿，常
说，到老了还是女儿亲，媳妇再好也顶
不上。她是孤儿没有娘家，渴望有个能
说心里话的人。在她那一辈，苦日子的
盼头就是生孩子、养孩子，靠孩子。

姥姥家的院子是个宝藏，种满梨
树、苹果、核桃、香椿、杏树、石榴树、枣树、花椒树、月季花、大
丽花，还有一株老的葡萄藤，撑起一大片浓荫。整个院子，花
香醉人，果实累累。生产队里上工的人走了，只有我和姥姥坐
在中院门口的葡萄架下，姥姥纺线，我百无聊赖地玩石子儿、
捉昆虫，最盼着春花姨来，还在前院的门口，就听见她的声
音：“哟，婶子，你又纺上了。我刚收拾完，唉，小丫头过来，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春花姨随着声音走近我们，我迫不
及待地迎上去，接到一把花生、几颗硬枣、几颗核桃、几个酸
杏……在童年真是些美妙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很爱春
花姨。春花姨常对姥姥讲，“我要是有个女儿该多好，不如
认我做干女儿吧。”

我不懂什么是干女儿，很害怕会离开父母，成为别人家的
孩子。但禁不住零嘴的诱惑，一而再再而三地奔向春花姨，不
管她怎么开导，我始终没有叫她一声“干妈”，每当此时，她笑
得都很尴尬，抚摩着我的头，夸张地叹着气，片刻又快乐起来，
有说有笑。长大些才明白，没有认成干亲的原因是父亲调动
到县城工作。

记忆中，春花姨手里老在纳鞋，她纳鞋不论双论包袱，一
包袱 12双，因为家里男人多，鞋总欠缺。春花姨没事时就纳
鞋底，刺啦刺啦，不时地低下头用牙咬针，一边与姥姥聊天，一
边纳鞋底。一晌一晌，很少歇息，看见日头高了，就收了针线，
回家做饭。

以后每次见春花姨，老远见她捏着针把线拉出老长老长，
发出好听的“刺啦”声，多少年不变姿势。我一直不明白，她纳
那么多鞋底干什么，但始终没有问过，也许那是一种需要，一
种寄托。

那年夏天，春花姨没有纳鞋，她在一次粉碎草料时，将右
手指连根截断，保住了右臂，能干许多活计，只是永远不能纳
鞋了，好在她多年纳的鞋也够穿了。

又是多年没见，春花姨更加苍老，灰白的头发，原先直愣
愣的身子也弯曲了许多，右臂躲在肥大的袄袖子里，没有了往
日的活泛，木讷而畏缩。春花姨的儿子贩运苹果发了财，有了
钱，生活富裕了。春花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可她的生命也
灯枯油尽。

每到春天，姥姥家的院子依旧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枝头
飞舞的蜜蜂，树下爬动的昆虫，却不再是我的伙伴，长大了，童
年快乐的院子只成为记忆深处的一道风景。春花姨无奈地放
下不停歇的手，永远地离开了。我在春花烂漫的季节，总忆起
她勤劳贤淑的模样，听她悠远温柔地唤着我的乳名……

春
花
姨

周
俊
芳

“诸暨是哪里？”“西施故里！”对于诸暨，总有人给
出这样的介绍。

诸暨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绍兴市西南部，这里历史
悠久，人文荟萃，是越国故地、西施故里，也是越王勾践
卧薪尝胆图谋复国之所。5月下旬，受老同学仲光的
邀约，我们部分大学同学在他的家乡浙江诸暨小聚一
次，粗略认识了这座藏在江南的魅力小城。

西施故里是诸暨最为人知的名片，来到诸暨，西施
故里风景区当然是不容错过的打卡地。进入景区，漫
步浣纱江畔，西施殿、郑旦亭、悬有“卧薪尝胆”匾额的
古越台逐一映入眼帘，仿佛让人穿越千年时光，重回吴
越相争的峥嵘岁月。范蠡祠背靠金鸡山，黛瓦粉墙，古
朴典雅，气势恢宏，展示着江南民间建筑的艺术特色。

最有特色的是，西施故里风景区还专门建造了一
座中国历代名媛馆，更加丰富了“千古美丽之源”的“美
女文化”。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集中展示中国古代
著名女性的展览馆，该馆共展出了 100多个中国古代
女性人物，其中四大美女是整个展馆的核心。“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历代美女穿越古今，汇聚于此，与你进
行“零距离”接触，定会感觉不虚此行。

“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故里在诸暨”。“其实除了
西施故里，诸暨还有很多靓丽的名片。这里还是“枫桥
经验”发源地，珍珠、袜艺、五金、香榧等都蜚声海内
外。”仲光介绍着自己的家乡，也让我对诸暨这个城市
产生了一种想要深入了解的渴望，全国 80%的珍珠、
70%的五金管、70%的袜子、60%的香榧，竟然都来自诸

暨小城，这里还坐拥全国最大的国旗印染厂……我瞬
间觉得用“了不起的壮举”来形容这座小城并不为过，
正是这一个个“了不起的壮举”，彰显出诸暨的朝气蓬
勃、活力迸发，也成为吸引更多的人走进诸暨、爱上诸
暨，来诸暨投资创业的理由。

非常遗憾我没有太多时间深入诸暨了解这座城市
的方方面面，但我仅从“中国袜乡”一个局部，看到了西
施故里另外的“美丽一面”。诸暨拥有制袜企业上万
家，从业人员近20万人，产量超200亿双，占全国70%、
全球 35%，产值规模超 700亿元。诸暨袜业拥有从原
料、机械、织袜到染整、定型、包装、营销、物流等全过程
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集聚度居世界第一。

我选择聚焦的重点是20万名袜企从业人员，这其
中至少有10万名女工在这里编织着“足下锦绣”，她们来
自全国各地，分布于各个袜厂，从事着编织、缝头、检验、
定型、包装甚至物流、带货直播等各类工种。她们是诸暨
袜子产业的主力军，从她们身上，你会看到她们每个人都
带着一股认真做事的不由分说和不可打扰的英气，她们
为诸暨城市的发展注入了一股非凡的“她”力量。突然间
我感觉她们才是西施故里的最美，她们才配得上诸暨这
个“美丽之源”，她们才是真正的当代“名媛”。

我想，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诸暨人的努力，但
也离不开这些“最美”女工的贡献。她们美的地道、美
的自然，她们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充
分展示着无愧于时代的女性魅力，编织着共同富裕的

“美丽梦想”，最终铸就了这座城市的伟大与不凡。

西施故里看“名媛”
王文安

一个人的一个人的
韩慕青


